【学生原创】
《紫日》观后感

（经管黄小倩，2011年11月15日）

我看过不少战争片，气势磅礴而残酷的战场，战友之间在战火中互相扶持，侵略者无人道地杀戮，平民无辜地被杀，俘虏艰难地苟且偷生，但这种以三个不同身份背景的共同经历不同视角来刻画日本侵华那段战争确实第一次看，又或者说在商业化的市场里本来就很少这种片子。
影片里虽然也有战场上激烈的进攻，但给我们触动的不是对战争的描述，而是对人性的描述，感受更深的是三个人之间的一同走出森林的那段经历：三个善良的人，有着不一样的过去，在不同立场上面对这场战争，他们的生命却在这里紧紧相连，在这段经历里，三个人由互相防备甚至怀有敌意——互相帮助——互相依靠。
杨玉福，一个东北汉子，中国的爷们，鬼子杀了他的娘，玩弄他奄奄一息的同伴，要杀日本人，他有很充分的理由，但他没有杀秋叶子。面对刀下秋叶子无辜的眼神和不知所措的哭泣，他想到了自己无辜的娘，他想到了，那个被军官恶狠狠地指挥新兵去刺杀他娘的嘴脸，想到新兵在那时的犹豫。他崩溃地哭了，他善良的本性让他把刀放下来，同样的，也是他善良的本性让他在看见林子里动物的残骸时决定回去带上秋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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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这一段，最让我难受的是，那个新兵在军官的威迫下，进行所谓的新兵壮胆训练，从不敢靠近老太太到最后大喊着把老太太捅成蜂窝，溅出的鲜血染红了他的双眼。难道那个新兵原本没有人性吗，有的，却在这里被扭曲了。兴许有很多日本兵本来就没人性，就很残酷，但还是会有原本善良的人，就是在这对俘虏和老百姓毫无同情怜悯可言的日本军队里被扭曲，被排挤，在“周围的人都在为国家奉献，勇敢得发扬着民族的精神”的压力下放弃自己原来的价值观。
作为一名应用心理专业的学生，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路西法效应——个人的性情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般重要，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干出可怕的事情。好人变成了坏人时，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成了坏人，他们要么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要么认为自己只是采用了恶的手段来实现其所谓正当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为自己采取的手段辩护。又或者像那位新兵那样，只是听从了上级的要求，为了保全自己的人身安全而牺牲了他人的人身安全，不敢相信自己可以反对不公正的制度，所以服从了。
三个主角是不幸的，脱离了同伴，困在森林里，生死未卜；但也是幸运的，正因为困在林子里，没有了外界和群体所给的压力，脱离了原本在战场上必须歼灭敌人的压力，才让他们的人性，他们善良的本性，重新释放出来，重新追随自己内心。
秋叶子原本就只是个14岁中学生，还没有能力去辨识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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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错之前就被要求为国家和民族出战。

“你们的父辈已经为我们的民族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为了我们伟大的事业献出了生命。”
“现在能够依靠的就是你们了，拿起武器，去杀死那些美国人，俄国人，中国人，去杀死那些比日本民族低劣的人种。”
在法西斯主义盛行的日本大环境里，她接受了法西斯主义式的“教育”。但她还是孩子，孩子善良的本性还隐隐约约地留存于她心里。
“秋叶子其实还是个孩子，在跟我们的相处里，时时能看见她天真的笑容，天真到我们都不能够相信后来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娜佳
三人碰面以来，她就一直处于法西斯的自我和善良的自我之间摇摆，她把俄兵带到地雷区，就是服从教官的“教导”；但杨玉福的表现又唤起她的善良。
当她知道日本军队撤离之后，她一下子被抽空了，日本战败了，她和她的恋人参加这场战争的意义没有了，之前一直被灌输的思想是错误的。她处于迷茫当中，现在到底要做什么，空洞里唯一想起的是那个教官嘶声裂肺在喊的话，众多日本年轻人要被灌输的思想—— “拿起武器，去杀死那些美国人，俄国人，中国人，去杀死那些比日本民族低劣的人种。”
她就是在这种回忆中，一次次把眼光放在娜佳的枪上，她不知道为什么要杀她们或者要他们投降，只是像个好孩子那样听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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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的话。
“你说这么一个女娃，咋养成这样啊？” 
“他们叫我们去杀人杀人，但是后来变成大家都来杀我们，都是骗子，骗子！”
善良就是这样被压迫着，天真的孩子就这样被养成战争的产物，
娜佳在三人中，算是最让我感觉最愉快的角色了。她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这是对一个母亲来说是最大的伤痛了，她选择了捍卫自己的家园。但一位母亲，面对秋叶子这么一个孩子，怎么会下得了手，所以即使是自己同伴被炸死了，她悲愤地对秋叶子射击，但也没一枪是用来射死秋叶子，再后来对杨玉福说“你是男人”就把她推给杨玉福，她下不了手啊。
可以这么说，她是受法西斯主义影响最小的军人了，在杨玉福转身离开的时候，还是会忘记自己是上尉的身份，像个姑娘一样喊“等等我！”那一幕兴许可笑，但在战争中娜佳还能表现出自己原本姑娘般的心性，这让我觉得很愉快。
战争带给人们的伤痛太多，无论是入侵者还是被入侵者，至少人性都受到了伤害，失去家园，失去亲人，失去同伴，失去自己的自由，失去……失去的太多了。
当战争结束时，秋叶子这类在压力下对无辜的人做过伤害的事情的人想让这段历史成为过去时，都无可避免的面临杨玉福这类无辜老百姓的问题：
  —4—
“你们凭什么来我们这儿杀人，现在说都过去了，怎么就都过去了！”
在自己人性和善良冲出压力的包围而重现时，不禁会对那些无辜的人深怀歉意。
善良的人们，战争结束了，都回去好好过日子吧。

—5—
